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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緒論：探討一位長期重複惡夢者在參與歐曼讀夢團體後的轉化經驗，透過團體拓展對

夢境新的理解，並對於夢的象徵與探索。文獻探討：惡夢相關的文獻大多探討與身心

症狀的關係、對現實生活影響或與個人特質之關係，而聚焦在心理治療則最少。研究

方法採用現象學質性研究，訪談夢者參與六次讀夢團體之經驗與現實生活對照分析。

研究結果：一、瞭解夢者在讀夢團體的主要轉化階段：發現夢者更仔細解讀自己的夢

境，促進夢者更深入探索，且在抽離身分觀有更多新發現。而夢者與團體成員間對夢

境的交流激發出新的詮釋及理解來調修過去舊有的行為模式；二、對夢境的詮釋：從

小就害怕被拋棄、深層且持續的悲傷、罪惡感逼迫自己不停的努力及出現希望感；

三、對現實生活的影響及人生想法的轉變：藉由寬容與諒解的曙光，使得夢者從疲於

奔命到慢下來。討論與建議惡夢與夢者之間不再是排斥而是逐漸地融合，夢者內在出

現了自我接納及涵容的空間，這或許才是這場重複性惡夢真正要傳遞的，因此建議未

來可運用在特殊族群之治療團體。

關鍵詞：現象學、惡夢、歐曼、轉化經驗、讀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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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探討

（一）夢與惡夢

夢是睡眠中與自我的溝通，夢與語

言都有隱喻和轉喻之分，夢也經常會重

現重大的記憶痕跡（Stevens, 1997/2006）
。榮格認為夢所包含的潛意識內容可以

促使意識和潛意識對話，使得心靈和諧

或人格完整（吳光遠，2010）。夢的重
要性在於透過夢的象徵及隱喻來體會來

了解世事（Jung, 1964/2015）。榮格曾提
及可以透過情結來了解夢與症狀（

Stevens, 1997/2006）。至於童年開始的重
複夢境之意義，可能反應生命早期的創

傷經驗，主要與父母的不安全依附或分

離焦慮有關（張治遙等人，2008）。
惡夢伴隨著強烈的負面情緒，研究

發現經常遭受惡夢折磨的人比沒有惡夢

困擾的人較為消極（Paul et al., 2021）。
惡夢在國內外研究主題可分為三大類：

1.惡夢與身心症狀
惡夢與睡眠障礙、心理困擾、憂鬱

、神經質特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焦慮

症狀（Bolstad et al., 2021; Dassel et al., 
2018; Martina & Reinhard, 2001; Paul et al., 
2021）有密切關聯；惡夢的困擾、頻率和
重複性都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有關（

Dassel et al., 2018），甚至與自殺相關（
Shianne et al., 2020）。至於重複的惡夢亦
發現與生活經歷中的挫折感引發夢中的負

向情緒有關（Weinstein et al., 2017）。
2.惡夢與現實生活問題、個人特質及

情緒

惡夢引起身體不適被認為是夢者生

活出了問題，促使他們解決個人問題（

Martin & Reinhard, 2001）；研究也顯示
自我力量（ego strength）可以部分解釋與
惡夢、神經質特質與心理困擾狀態相關

（Kelly, 2020）；常做惡夢者較非惡夢夢
境內容的人有較多負面情緒（Franc et al., 
2021）。

3.惡夢之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可增加對於夢的內容

控制力與減少惡夢所帶來的困擾（Harb et 
al., 2016），亦證實認知行為治療在躁鬱
症患者經歷創傷後惡夢治療上是有效的

（Miller et al., 2018）。意義治療以及焦
點惡夢治療，主要是幫助夢者醒來後做

出更有能力與更少恐懼的反應（El l i s , 
2016）。

綜上所述，惡夢在國內外研究可以

整理出三大部分，其中包括與身心症狀

的關聯、惡夢對夢者現實生活影響或與

個人特質關係以及惡夢之心理治療。而

從文獻的探討了解惡夢對於夢者的影響

甚大，本研究正是探討長期且重複惡夢

者在歐曼讀夢團體轉化與影響，提供另

一個協助長期惡夢者的解夢之路。

（二）讀夢現象與團體歷程

讀夢團體的起源是精神科醫師歐曼

（Montague Ullman）發展的模式，協助
夢者逐步在安全的氛圍中賞讀自身夢境

，團體成員提供投射並互相對話，然而

夢者是自身感覺的主控者，在過程中夢

者可以選擇保留，促使夢者由衷的感覺

及回應並促成轉化；透過認識夢的語言

、表達方式及其蘊含的豐富感覺、情緒

能量與創造力，讓成員均可成為解夢者

與療癒者（汪淑媛，2008）。
Ullman（1996/2007）夢團體運作過

程有四個階段。階段一：分享一個夢，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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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先由夢者呈現夢再透過團體將夢

境澄清。階段二：團體將夢視為己夢，

此時夢者的任務是積極傾聽，而非參與

；主要是團體成員們將感覺投射以及與

夢境有關的任何隱喻或象徵意義。階段

三：夢者回應（將夢還給夢者），幫助

夢者重新捕捉可能觸發此夢的近期內的

思想或感覺，團體成員重新撥放夢給夢

者聽，夢者可以進行整合連結投射。階

段四：在沒有時間壓力下或許有新的覺

察，邀請夢者在下次聚會前將夢仔細溫

習。

因此讀夢團體轉化的關鍵以及異於

其他讀夢的方法在於是以團體方式進行

，也就是透過開放團體的刺激，成員間

投射及回應，促使夢者發現夢的意義，

特別是夢者自己難以發現的部分。

（三）歐曼讀夢團體相關研究

有關歐曼讀夢團體研究包括：

DeCicco（2007）採用量化研究與宋妍潔
（2013）半結構的訪談了解團體對成員
的助益有：對團體的正向感覺、行動力

的引發、認知的獲得、共通性、利他性

及自我坦露。詹杏如（2008）研究發現
療效因子為回憶與情感的交織觸動、存

在與靈性的探尋、自我賦能感、處理與

逝者的關係、覺察人際議題以及親人同

在團體的支持等。陳百芳（2009）發現
夢者可經驗到感受與認知及經驗到行動

之發展。劉姮戀（2016）探索成員生命
的變化包含：從忽視到轉化、從脫離到

連結、從受創到照顧、從恐懼到力量及

從箝制到彈性。蔣欣欣與林一真（2004
）認為能促成自我認識。蔣欣欣（2005
）認為可增進面對自己的有限性、引發

照顧能力及成長。

以個案報告形式呈現的有：汪淑媛

（2008）研究幼年目睹家暴及失親者；

Stimson（2010）及劉秀菊與黃宗堅（

2018）都以中年女性為研究對象，均提

到有引領夢者進入敘事過程的優勢力量

及對過去產生新的洞察並重新建構。以

自我敘說呈現的游承瑄（2012）發現能

增進自我覺察。楊玉薇（2018）和張雅

惠（2019）均運用於教會的團體聚會或

教牧輔導中，幫助成員找到信仰意義。

黃玟珊（2010）幫助非行少年發現夢的

誠實與療癒本質。

二、研究目的

從文獻中可以了解讀夢團體進行方

式及團體效能，其中不足之處為尚未能

看到夢者個人在參與讀夢團體前後生活

困境與脫困之道的差異性，因此需要透

過本研究由一位長期重複惡夢者參與讀

夢團體後的訪談研究結果，隨著團體的

進行開展夢境與夢者生命意義地探問，

更詳盡的瞭解及連結，了解在過程中重

要轉化及其對夢的象徵意義理解與現實

生活之影響，透過讀夢團體循序漸進的

階段性的脫困過程，作為提供給長期受

惡夢困擾者的重要參考，此為本研究之

創見。

一、研究方法

採用現象學質性研究，針對訪談內

容進行分析，並參酌李維倫與賴憶嫺（

2009）及Moustakas（1994）所提出的現

象學方法，以下將說明文本分析過程：

貳、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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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研究主題

本研究主要是為探究長期重複惡夢

者參與讀夢團體之轉化經驗分析。

（二）沉浸閱讀及文獻分析

對文本有整體的掌握，並經由想像

來體驗夢者的置身處境，研究者感受個

案所處的經驗脈絡。

（三）徵求參與研究者

界定參與研究者的資格且針對資料

的收集方式、保密性及相關研究倫理等

面向進行溝通，並簽訂同意書。

（四）訪談資料收集

研究者透過訪談，幫助夢者建立經

驗脈絡，並重新建構經驗的意義，以逐

字稿呈現閱讀出夢者經驗展開的順序。

（五）意義單元之形成

研究者從文本拆解出具有特別意義

的經驗，並以現象學概念形成意義，試

圖形塑出夢者存在處境的過程及脈絡。

（六）構成主題

研究所呈現主題及整體脈絡連結相

似的意義貼近夢者存在處境內涵。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中有研究者、研究合作者以

及夢者，參與者的資料分述之。

（一）研究者

研究者已修畢諮商輔導博士班課程

為本研究之基石，曾在為期16週歐曼讀

夢團體課程中，參與及輪流帶領為期6週

的讀夢團體。研究者為臨床心理師，曾

於醫療及教育領域工作，在本研究中擔

任訪談者、文字轉錄者及資料分析者，

角色間均有適當的間隔及準備時間。

（二）研究合作者

研究合作者亦為博士生，且已修畢

諮商輔導相關課程且為臨床心理師。在

本研究中擔任專家角色，並針對資料分

析與修正，與研究者一同以想像、擴散

的觀點與變化解釋的視框，探討受訪者

的經驗與背後的意義，避免分析思路落

入研究者的個人偏好中，以提高本研究

之專家效度。

（三）夢者

夢者與研究者不同期別接受為期16
週由學校教師所教授之歐曼讀夢團體課

程，此課程要求須有參與及輪流帶領為

期6週的讀夢團體之經驗，團體成員為自
願選修之研究生約15名；夢者在參與團
體後接受研究者訪談。

夢者為40歲左右的女性，從事兒少
工作10餘年。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經
常擔心自己像拖油瓶的角色，長期重複

做同個惡夢，在夢裡擔心害怕失去媽媽

，總是拼命追趕著媽媽搭乘離去的那列

火車，但又因為追不到而驚嚇及哭醒。

夢者在參與團體前對於夢境的理解

為：深陷負向情緒泥淖、對於失去母親

感到無能為力和擔心以及人際上的隔閡

。夢者曾經嘗試自己解夢，但發現難以

客觀覺察不同於主體性以外的意念，並

深陷負面情緒。在現實生活上變得難以

表達個人脆弱，總以堅強示人並獨自面

對問題。

三、研究程序及工具

（一）研究程序

研究者在夢者同意下進行訪談及錄

音，隨後謄寫逐字稿，並進行文本分析

，根據詮釋出來的理解，著手撰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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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其文本編碼的說明如下：

1.編碼分為三個段落，分別代表﹝說

話者〕—﹝訪談段落〕—﹝對話流水編

號〕。

2.R代表研究者流水編號。

3.D代表研究參與者（夢者）流水編

號。

舉例：D-01-001表示夢者在第一個

訪談階段說的第一句話。R-02-001表示研

究者在第二個訪談階段說的第一句話。

（二）研究工具

研究中使用錄音設備、知情同意書

及訪談大綱。選用錄音紀錄訪談，主要

是錄音檔可以呈現訪談的內容和聲音，

探討分析議題及經驗感受（林家興，

2017）。

四、研究嚴謹性

本研究為分析夢者參與讀夢團體歷

程後，接受訪談之錄音逐字稿獲得資料

；同時研究者也與授課教師討論，檢視

夢者所敘說的訊息，協助研究者維持深

度覺察自身的價值，存而不論，小心謹

慎不引導或扭曲現象，以期獲致可靠的

分析結果。

（一）研究人員三角檢驗

邀請研究合作者協同分析，針對不

同研究人員在編碼時容易出現的偏頗加

以修正，確保分析結果之可靠性，並計

算評分者間信度為90％，研究人員在編

碼上已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及可信性。

（二）資料來源三角檢驗

研究者與夢者檢核文本內容符合程

度達90％，以確保受訪內容無誤解或是

扭曲。

（三）理論三角檢驗

在編碼過程中與研究合作者互相比

對觀點，減少資料的系統性偏見，並提

高內容分析品質和信度。最後研究者將

結果寄給夢者，以確定公開資料內容，

避免侵害受訪者隱私。

一、�瞭解夢者參與讀夢團體的重要
轉化階段

（一） 團體澄清階段：更細膩讀夢引發
深入探索

階段一是夢者透過詳述夢的過程。

為讓成員了解夢者的夢，夢者在述說夢

境，需要將夢更細緻的說明，成員們一

起探索，這與夢者獨自且主觀粗略理解

夢境的方式不同。與成員們一同探索與

描繪夢境的內容與背景點滴，發現許多

之前對夢境未留意之處。

「我自己在回想夢時不會想的這麼

細，但因為是別人聽我的夢，他們需要

問得很細，因為他們對我的生活了解不

會這麼多。所以我要講得讓他們聽的懂

，所以我也會講得比較細，然後就會發

現在描述夢的畫面，會比較多細節及豐

富。就很像畫面中多了很多的景色，然

後那個景色本來是我認為我都知道，但

我們有花很多時間去探索它們才發現很

多以前未發現的地方。（D-01-008）」

（二）團體投射階段

1.抽離夢者身分後更客觀讀夢
夢者的抽離可更客觀看到夢的原貌

，使得夢者在第二階段「團體將夢視為

己夢」感覺新鮮，彷彿像在看電影一般

，聽著及看著成員們從各種角度談論著

參、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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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保持距離客觀地來看這個夢。

「這個過程會聽到不同的角度，這

對我來講是很新鮮的事情，就好像有一

個機會是換我站在外面，看他們怎麼樣

聊這個夢，像看電影，我從那個夢裡面

離開一點，然後看著一個畫面，看著他

們在談這個夢是怎樣的，然後我好像有

了距離重新去觀察這個夢，這是我覺得

很特別的地方。（D-01-013）」
2.對夢境中夢者的情緒面或對情緒的

新覺察

夢者因成員們的投射，而自身保持

客觀地聆聽，發現更多自己未曾發現的

情緒面，也覺察到情緒的背後可能要訴

說的想法，這樣的體驗是夢者過去未曾

想過的。

「透過讀夢團體，很特別的發現就

是我一個人還在那情緒池子裡，但是其

他人又不在那池子裡。（D-01-004）」
「所以他們有時候拋出來的東西可

以讓我可以從截然不同的角度的（D-01-
005）」

「雖然有些時候會覺得接不上別人

的想法，可是它也正好有一個新的刺激

，讓我去想一下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這件

事情，我反而覺得好。（D-01-006）」
「我發現很多事或感受過去都沒有

留意到，就像有成員說我在夢裡面的生

氣或難過自己的無能為力，那個生氣也

是過去沒有留意到的。（D-01-014）」

（三）夢者與團體成員間回應階段

1.多方對方激盪新詮釋與彙整
此階段的進行有如夢者與成員們演

奏合奏曲，主要是「將夢還給夢者」，

夢者透過與成員們持續對話，對夢產生

許多新詮釋，幫助夢者連結夢境與生命

經驗的可能關聯。

「這階段有很多的對話討論，是交

流對於夢的很多新的隱喻或是詮釋也好

，跟我這個人的生命有甚麼樣的交流。

（D-03-015）」
2.擴展對自身舊模式的新認識
夢者依據成員們對於夢境的回饋，

搭配夢境脈絡，重新梳理過去生命經驗

的決定與背後思維，探索與覺察多年來

有所認識的與有所忽略的個人經驗與意

涵，發現自身的行為模式如何影響與限

制自己。這個歷程是種重新與自身連結

和擴展新意義的歷程，有種柳暗花明又

一村之感。

「我的夢是從小時候到現在的，在

團體對話中我很多時候可以重新回想，

依照這個夢的脈絡，這些年我很多的決

定，我是怎麼做的，然後比對團體給的

回饋，尤其是我還沒有留意到的跟我的

生命又有什麼樣的共鳴，我看到過去我

沒有允許自己或肯定自己的，在我的工

作現場就很直接，就是我努力工作，我

身邊的人都會給我很多正向的回饋，但

我從來都收不下來，如果回到我夢裡面

的感受就是要一直往前追趕啊！沒有感

覺到自己有前進，現在則是覺得自己終

於可以停下來肯定自己，能夠跟自己生

命有一個連結及對話是很重要的。（

D-01-015）」

（四）新轉化的夢的象徵意義

研究者透過訪談與夢者探討這個重

複惡夢的象徵意義。

1.因害怕被拋棄而不斷努力：停歇下
來的恐懼

夢者透過團體再一次連結及清楚看

到從小就想靠著努力而不要被媽媽拋棄

，直到成年仍無法停下來的自己。夢者

原先對夢境中追趕載著媽媽離去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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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己，有許多的難過與無能為力，並

擔憂自己是個拖油瓶。但是聽到成員們

回應以夢者當時幼小的年紀，好像試圖

努力地想要做些超過自己年齡及能力所

及的事情，為了就是不要被媽媽拋棄，

如同一個奮力幫忙自己的孩童。

「在團體中增加了我很多本來不會

看這個夢的角度，例如說：那時在讀夢

團體中有人會提到，雖然我很小但好像

試圖很努力地想要做些甚麼，我當時是

看不到自己有嘗試做一些努力的。（

D-01-019）」
2.深層且持續的悲傷：一個孩子對失

去的正常反應

夢者過去壓抑自己的難過，也未曾

好好去面對它，即便從小重複的夢境不

斷在訴說著深切哀傷的自己。透過讀夢

團體夢者深刻的了解，夢境中大哭的自

己是因著被拋棄，引發深層的難過、恐

懼與失落，更能體會夢境中自己僅只是

個孩童，哭泣是面對母親從此離去的自

然反應，而不需理會哭泣的合理性，讓

自己好好地哭，好好地哀悼。這樣的經

驗也是過去沒有經歷過的。

「團體成員給了一個回饋是夢裡面

最後那個大哭，很解放的為了自己而哭

，不用去管這樣的哭合不合理，做為一

個孩子，其實他是可以好好的哭。（

D-01-032）」
3.看見罪惡感的源頭：只有自我依靠

與不停歇的努力才能平緩罪惡感

夢者過去一直覺得不努力或靠別人

會成為他人的累贅，即原來夢境中的拖

油瓶身分現在產生了新理解，發現有些

事情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避免的結果後

，開始接受自己可以慢下來，但是這時

候罪惡感也跑出來，回到之前夢者感受

到壓力就會一直努力往前的行為模式，

只是這一次，夢者開始學習說服自己，

並且允許自己可以有些空間讓自己可以

緩衝。

「夢境一開始對自己的影響是通常

那個決定要做點甚麼，裡面有個腳本叫

做不要讓家人擔心嘛！所以就會先要求

自己要先想辦法，有好有壞，好的就是

很獨立自主啊！壞的是我也不會讓身旁

或家人知道我遇到困難。（D-01-013）」

「有時候慢下來有罪惡感，會譴責

自己，但因為現實限制造成的空間出現

後，開始跟那個罪惡感對話，然後允許

自己跟自己講說，可以啦！我已經做很

多事了，那個不是做多少就可以改變的

，這是我以往看這個夢不會出現。（

D-01-026）」

4.夢者產生希望感：夢者覺察出夢其

實是流動而非固定的，並產生希望感

夢者意識到夢境是依著時間序進行

，而過去對於夢境的視框焦點只停留在

拼命卻無法追趕上搭載著母親離去的那

班火車的難過與失敗感，無法看見夢境

後續的發展，而讓自己的情緒與心境似

乎便停滯在那個時間點與身心狀態。透

過訪談讓夢者意識到火車會往前移動，

會去到下一站，似乎帶動情緒不再只是

停留在媽媽坐火車離開的難過時刻，而

意識到有新的可能、發展與希望。

「它是一個有時間序列的夢，夢裡

面是媽媽坐火車離開，我要去拼命的追

那列火車但是追不上，所以那是一個很

難過的過程，然後夢好像就停在那個場

景，現在會覺得其實是時間是繼續的，

過了這站還有下一站，頓時讓我覺得有

希望感。（D-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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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也許有新的可能性會出

現，它是動態的過程的，不會只停在那

個時刻。（D-01-038）」
以上的內容顯示夢者透過讀夢團體

詮釋了過去人生經歷，也說明了夢者透

過讀夢團體可以更具體化的將夢境還原

及呈現，並且在過程中透過團體成員的

口，將夢者心中未探索或是未明朗的部

分顯現出來。

讀夢團體也讓團體效能發揮，包含

產生灌注希望與普同感。在團體中成員

有同在一條船上的感受，得到極大的放

鬆感。夢者同時身為讀夢團體成員，透

過成員給予回饋的利他行為而有收穫，

不僅由相互施與受的連鎖關係中受惠，

也從給予的行為中得到發展社交技巧，

學習如何回應人，學習體驗和表達同理

，並形成團體凝聚力、宣洩及體驗到存

在性、基本的孤獨及必然性。

（五） 夢者參與讀夢團體後對現實生活
的影響與生命想法的轉化

1.寬容與諒解自身的曙光：夢者從疲
於奔命到慢下來

從小就在夢中需要不斷追趕火車的

夢者，發展出如果可以跑快一點就更好

了的假設與期待，遂在現實生活中也是

如此鞭策與要求自己，想像著如果再多

努力一些就不會留下遺憾，卻似乎永遠

都不夠，壓著自己無法喘息。直到參加

讀夢團體體現，因現實因素的限制，有

些事不是努力就可達到目標，於是開始

接受與寬待無能為力的自己，不再因追

不上母親來究責自己，而是願意接納自

己。

「這個夢很重要的意義出現在現實

上的狀態跟接納，就是我人這麼小，要

追火車，這根本是不可能，當我能理解

這部分的時候，好像多了點空間去接受

，不是我做不好或我不夠努力阿，而這

就是一個很現實的狀態，可是我以前都

會想說，我如果跑快一點或是我再長大

一點，就可以了，就變成不斷要求自己

，好像沒有停下來的一天，所以那種催

促變成壓力。（D-01-023）」
2.分享與交流的新行動：帶領體驗讀

夢團體

夢者受益於讀夢團體帶來的自我擴

展與新行動，並將此經驗帶入現實生活

中與同事分享，也招募同事參與讀夢團

體，促進彼此想法的交流及多元性，情

緒也更釋放。

「所以我後來也在我的工作場域裡

面，帶著我的同仁做了很多歐曼讀夢團

體。（D-01-034）」

一、討論

（一） 長期重複惡夢直到中年仍須面對
夢者正值中年，這與Beebe（2005）

提及步入中年經歷前半生無法接受的某

些狀態，而夢象徵對下一階段人生中的

畏懼，並以令人震驚的方式顯露出人格

陰影及在夢中直接讓人感受到焦慮。本

研究之夢者經歷從兒童到中年重複出現

的惡夢，直至中年，參與歐曼讀夢團體

及與研究者的訪談，詮釋出新的生命力

量，包括可以允許給自己一些彈性的空

間並說服自己的罪惡感，勇敢面對真實

的自己，也擁抱情緒並可適時的釋放，

讓自己在追趕人生的目標時可以有慢下

來或是停下來的時刻，觀照並肯定自己

已做過的努力，透過夢者與研究者所共

肆、研究討論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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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的新理解，更促進了夢者更豐富自己

對於夢的認識。

（二） 惡夢與夢者之間不再是排斥而是
逐漸地融合

研究者發現唯有夢者願意去面對這

個惡夢，以開放的心，透過團體的力量

及歐曼解夢的步驟，幫助夢者產生了新

理解，且如夢者自述並非推翻之前自身

對於夢境的看法，而是更具體的將夢境

還原及呈現，藉由成員們的口將夢者心

中未探索或未明朗之處顯現出來，融合

了夢者的先前理解而形成了新理解。

夢者在團體中的剖析獲得對於自我

更全面理解及整合，如同Beebe（2005）
提及惡夢的功能是迫使自己去面對內在

的衝突；就像訪談中夢者自述，夢境中

不停地追趕搭火車離開的母親，而夢者

與母親的關係又存在著一種不安全的依

附，母親的消失或是夢者的被拋棄，是

夢者存在的議題。夢者過去擔心惡夢成

真，於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努力，而隨

著歲月的增長，發現時間是往前行而非

停留在年幼，年長後的夢者是更有能力

幫助自己，包含面對母親的離去，能接

受自己的有限，內在出現了自我接納及

涵容的空間，這或許才是這長期且重複

的惡夢真正要告訴夢者的。

二、研究結論

夢者參加讀夢團體後，依序藉由讀

夢團體各階段的步驟與團體成員的交流

和回饋，讓夢者有機會更仔細、細膩與

客觀跳脫夢者角度探索夢境和其潛意識

，進而對自身舊有行為模式發展新詮釋

，並拓展對夢境象徵的新理解，包含：

1.因害怕被拋棄而不斷努力—停歇下

來的恐懼。

2.深層且持續的悲傷—一個孩子對失
去的正常反應。

3.看見罪惡感的源頭—只有自我依靠
與不停歇的努力才能平緩罪惡感。

4.夢者產生希望感—夢者覺察出夢其
實是流動而非固定的，並產生希望感。

最後，參加讀夢團體後引發對現實

生活的影響與轉化，包含能寬容與諒解

自身，從疲於奔命到慢下來；以及將讀

夢團體分享給更多周遭者。

研究者也體會到，如U l l m a n（
1996/2007）提及對於夢的賞讀具有感激
、察覺、領會、正確地鑑別與美的鑑賞

等意涵，能反應夢的寬廣意義與深度。

因此就算是惡夢的現身，其用意不是要

讓夢者產生對抗或是產生驚嚇，而是讓

夢者在對惡夢的探尋中可以有機會更貼

近自己，對於許多的誤解也都有了新的

理解。

三、研究建議與限制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到，夢者能在讀

夢的歷程中進行深度的內在探索，且應

用到現實生活。因此，可推廣歐曼讀夢

團體從自助式的自我探索團體，進而運

用其精神與方法再發展為治療性團體。

而本研究的限制為夢者本身即對於

參與讀夢團體有極高的興趣，因此夢者

也較願意在團體中表達或是訴說自己的

夢境，並且在訪談中也較願意分享，這

可以說是值得慶幸但也是較為受限之處

，如此就無法理解對於被動的惡夢者而

言的探索狀態。至於詮釋現象的觀點僅

能提供為一種理解的角度，不同研究者

的詮釋都可能再帶來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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